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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個很美的視頻，是南京琵琶湖
初夏的景色。

湖中的水草開花了，黃燦燦地一片，
遠看湖面就像鋪了一層黃色的花毯。原來
這是《詩經》開篇《關雎》裏所提及的著
名水生植物──荇菜。 「關關雎鳩，在河
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
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杜甫
的詩句 「水荇牽風翠帶長」 也很有名。在
食材並不豐富的古代，荇菜是可以採回來
吃的。 「荇菜生水中，葉如青而莖澀，根
甚長，江南人多食之」 ，但估計味道不
佳，漸漸地被後人打撈回來切碎用來餵豬
了。

但荇菜纖細古典的樣子實在是招人稀
罕，近期又沒有時間去南京琵琶湖，於是
就在申城尋找從《詩經》中走出來的荇
菜。看到有人說徐家匯公園就有荇菜，周
末迫不及待地追過去觀賞。徐家匯公園很
有特色，一座貫穿東西的景觀天橋綠樹圍
繞，橋下兩側是花的海洋。一側以陸地上

的五彩繡球領銜主打，一側是湖中亭亭玉
立的小黃花吸人眼球。

這是荇菜嗎？它的葉子是橢圓的，形
似睡蓮葉，開的也是鮮黃的小花，但花瓣
是圓的，不像視頻中的花瓣有點尖。我用
識花軟件一查，它叫萍蓬草，果然不是我
想看的荇菜。

心有不甘，又查到虹口區的曲陽公園
有荇菜，隨即奔赴過去。原來上海的每一
座公園都美得各有千秋。曲陽公園裏有一
條長長的玫瑰拱形長廊，有大紅的玫瑰熱
情似火，有粉色的玫瑰溫柔浪漫。走在玫
瑰纏繞的長廊裏，暫時忘記了我是來看荇
菜的。

走到玫瑰花廊的盡頭就來到了湖邊，
水面果然黃花點點，我一眼認出這才是真
正的荇菜。沒想到看《詩經》裏荇菜的儀
式感如此美妙，是由高貴的玫瑰引領它出
場的。荇菜葉比萍蓬草葉小很多，緊貼水
面像極了蓮葉，圓圓的。荇菜的花也開得
細小，弱不禁風的模樣，傘形花序，花瓣

五片，有毛邊，朵朵黃花於綠葉碧波間挺
水而出，明媚而自在。

我看呆了，就在湖邊找了一塊石頭坐
下，靜靜地觀賞。初夏的微風輕拂着，心
曠神怡。從遠古而來的參差荇菜，搖曳生
姿。清澈的湖水可見湖底的水草清新柔
美，小魚兒粒粒可數。據說徐志摩的詩歌
《再別康橋》中 「軟泥上的青荇，油油的
在水底招搖」 ，彼青荇就是此荇菜。荇菜
是生長在康河裏的水草，綠油油的在水波
中招搖。康河的水一定也是清澈見底。女
兒暑假馬上要去英國劍橋遊學，就請她替
我去劍橋的康河裏看一眼 「軟泥上的青
荇」 吧。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 。划着小船
採摘荇菜的美麗姑娘啊，你驚擾了哪個少
年的夢。湖中的荇菜，則是千年流傳的審
美，驚艷了時光。

中途啟航
英國劇作家

彼得．庫克有一
句俏皮話： 「我
在派對上遇到一
個人，他說，
『我正在寫小
說』 ，我回答，
『真的嗎？我也
沒在寫呢』 。」

言外之意是對方在講大話，因為
在常人眼中，寫小說並非易事，
更何況人生已步入下半場，但有
些人卻不這麼看。

在今年四月的倫敦書展上，
英國珍妮布朗合夥人文學經紀公
司就宣布設立一個新獎項，專門
獎勵五十歲及以上新出道的小說
家，獲勝者將贏得一千英鎊的獎
金，並可在蘇格蘭寫作靜修地孟
雅克摩爾住上一周，與其他作
家、編輯、文學經紀人討論作品
及獲得建議。用公司負責人海頓
的話說，人們普遍認為，當第一
本書問世時，作者必須很年輕，
但看看暢銷書排行榜，上面滿是
年長的處女作小說家，設立這個
獎項的目的，就是想對五十歲以
上的人說，你也可以成為一個閃
亮的新作家，只是年紀大了而已。

海頓提到的現象很常見，在
大眾印象中許多作家出第一本書
時年紀都不算太老，比如海明威
二十七歲時寫出了《太陽照常升
起》，菲茨傑拉德二十八歲寫出
了《了不起的蓋茨比》，福樓拜
二十九歲開始寫《包法利夫
人》，喬伊斯在三十多歲時寫了
《尤利西斯》，卡夫卡寫《變形
記》時三十一歲，托爾斯泰開始
寫《戰爭與和平》時三十四歲，
就算被指大器晚成的普魯斯特開
始寫《追憶似水年華》時也不到
四十歲。因此人們也很容易形成

一種思維定式：年齡一旦過了四
十歲，寫作這艘船就已經起航。

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有不
少作家是在中年或更晚開始寫
作，像是馬爾克斯出版《百年孤
獨》時已四十歲，馬克．吐溫出
版《湯姆．索耶歷險記》時四十
一歲，笛福寫出《魯濱遜漂流
記》時快六十歲，弗蘭克．邁考
特出版《安吉拉的灰燼》時六十
六歲。就近年而言，類似的例子
也比比皆是，理查德．奧斯曼的
暢銷書《星期四謀殺俱樂部》於
二○二○年出版時，他還差幾個
月就五十歲，而邦妮．嘉姆斯寫
出第一本小說《化學課》時，也
已六十五歲，該書成為去年最暢
銷的處女作之一。

事實上，為年長的處女作小
說家設立獎項已非首次，二○一
八年，英國皇家文學學會便設立
了克里斯托弗．布蘭德獎，每年
頒發給一位在五十歲或以上時首
次出版的小說或非小說類書籍的
作者，總獎金一萬英鎊，旨在鼓
勵年長作家的作品。值得一提的
是，該獎項的命名是為了表彰克
里斯托弗．布蘭德爵士，他在第
一部小說出版時已有七十六歲高
齡。布蘭德獎的首位獲得者是雷
諾．溫，她在無家可歸後，於五
十五歲時寫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
本小說《鹽之路》，講述了她接
下來發生的事情。

對於這些作家起步較晚，海
頓形容是由諸多原因造成，比如
有人年輕時忙於生活和事業，根
本沒有時間奢侈地寫作，或者有
人只是單純地覺得寫作非常神
秘，就像一座他們不知道如何進
入的古老城堡。但當人的年紀大
了，除了擁有更多的時間和機會
去追求自己的興趣──寫作，還

積累了豐富的人生經驗，這時年
齡反而成了寫作的優勢。如同今
年九月即將問世處女作小說《閃
電戰中的謀殺》的女作家弗里克
．埃弗里特，她在出版合同上簽
名時已經五十二歲，用她的話
講， 「在我二三十歲的時候，要
養育兒女和償還房貸，沒有任何
時間寫東西，直到八年前才得以
抽身動筆，我從沒想過放棄寫
作，因為我愛它勝過一切。」 她
還說，與二十多歲相比，五十多
歲的她在寫作時更加遊刃有餘，
「歲月讓我能夠更好地理解人類
心理，包括愛恨、內疚和其他很
多複雜的情緒。」

女作家佩內洛普．菲茨傑拉
德也是如此，她快六十歲時才開
始寫作，年近七十歲時憑藉小說
《離岸》獲得英國布克文學獎。
在此之前，她為家庭和事業疲於
奔命，她曾有過一長串職業經
歷：在政府部門、電台工作過，
當過雜誌編輯，做過書店職員，
教過學生等等。直到有一天，子
女都已經長大，時間也終於屬於
她自己，她立即投入創作。在佩
內洛普眼中，一個人可以在一生
的任何時刻開始寫作，年齡從來

不是障礙，而人生中所有經歷都
可以成為最珍貴的寫作素材。就
像她在《離岸》中借主人公瑪莎
之口道出： 「難道你不明白嗎，
你學的每一樣東西，你受的每一
種苦，都會在你人生的某個時刻
起到作用。」

至於寫下兒童文學經典《黑
駿馬》的安娜．塞維爾，由於身
體的疾病，在五十七歲時才完成
人生中唯一一部著作。她十四歲
時因意外落下腿部殘疾，從此拄
着枴杖四處尋醫伴隨了餘生，當
她寫作時健康已每況愈下，經常
虛弱到只能口述，要由母親幫忙
代寫，在小說出版後不久她就離
世。也難怪有人說，這部在歐美
長盛不衰的小說，喚醒一代又一
代讀者去理解所有不會說話的動
物，恰如她苦難一生的某種隱
喻。

正如英國文學專家菲利巴．
普賴德所言，每個人心裏都有一
本書，每個人也都能成為作家，
只要通過大量閱讀、花時間培養
寫作技巧和有意識地模仿訓練，
不論年齡有多大，總能把它拿出
來。張愛玲說過，出名要趁早，
但寫作永遠不嫌遲。

炎夏已至，周末忙裏偷閒宅家翻
書，恰讀到陳帥夫先生新著《叫生活
悄悄歸來》。書中皆為散文，篇幅不
長，三言兩語，活潑清爽，且意趣盡
顯。

一疫三年，至今，人們的生活仍
在慢慢回撥、校轉，試圖重尋往昔日
常。人們重遊故地，再訪盛景，卻發
現情景不如當初，為何，應是心境變

了，情緒不再。都說 「情景交融」 「景由情生」 ，再好
的風景，如果沒有善於發現美、欣賞美的眼睛，也是徒
然寂寞。

作者在《叫生活悄悄歸來》自序中，常常提及的
「閒情難至」 ，頗能解釋當下人們尤其是都市中人的生
活樣態。每日在兩點一線間疲憊奔忙，時間與精力應付
工作且不暇，哪有心情理會生活角落裏或縫隙中微小卻
熨帖的溫暖？作者也忙，難得的是能擠出時間細心觀
察、遊歷、思考，並將所見與所感及時記在筆間紙上，
日子久了，點滴成溪，匯集成冊，既是寫作者本人的日
記，也是為應付生活而奔忙焦慮的我們，提示了打開理
想日常的方式。

書中無意談論什麼大道理或講述什麼形而上的宏闊
命題，而盡是閒情與隨筆：去過哪些城市或是鄉間，看
過哪些電影，聽過什麼歌曲，又或是遇見過怎樣的男
女，興之所及都可落筆，都可入題，並能引得讀者從這
些看似平靜甚至平淡的講述中，咂摸出一些靈感，一些
啟發與意猶未盡。

我尤其喜歡書中《林中漫步》一篇，短短不過兩三
百字，便將林間漫步時眼見的風景、耳聽的風聲，與靜
心的深思和無所顧及的放空，藉着 「步行」 這一再尋常
不過的、遊覽風景的方式串連並呈示開來。作者在出世
與入世之間穿行，以入世的紛擾和嘈雜映照出世的清朗
和無憂。香港多山，山上多樹，草木茂盛，站在忙碌街
邊稍一轉身，便能遇見一片靜謐風景，與友相伴，會談
暢飲，其樂無窮。誰說都市忙碌閒情少，關鍵只在這一
轉身一側目之間。

書中用句用字精簡，長短句兼有，互為呼應。似乎
受到古典詩文尤其是宋詞的影響，作者行文尤其注重節
奏，起伏與頓挫之間，呼吸勻停，不疾不徐，娓娓道
來。以閒筆寫閒情，不事聲張，是為 「悄悄」 ；而 「叫
生活」 的 「叫」 字，則是期冀與盼望的模樣。望讀罷此
書的你我，都能覓得屬於自己、指向內心的寫意生活。

幾人閒處見閒情

黛西札記
李 夢

如是我見
梅 莉

英倫漫話
江 恆

市井萬象

 





































擷英集萃．繼往開來
我與薔薇的

緣分，是與生俱
來的。之所以如
此說，是因為我
的生日就在初夏
時節，而此時恰
是薔薇花的盛
年。儘管薔薇亦
屬春花，但畢竟

暮春才次第綻開，而其真正的盛開
怒放，還是要在入夏之後。正所
謂，淺夏日光長，風暖薔薇香。薔
薇橫跨春夏兩季，所以坊間對其素
有 「剛剛送春去，轉身迎夏來」 的
調侃。

母親天性愛花，近乎痴迷，便
於院子中臨街的那面牆的牆根兒處
栽了幾株薔薇。每年夏天滿牆的花
朵競相綻放，滿院飄香。臨近產期
的那段日子，父親心疼母親，就不
讓她再下田幹活。母親獨自在家，
收拾完家務，便常常來到薔薇花下
聞花香。母親後來對我說，每次她
只要一聞花香，我就十分安靜，似

乎也被薔薇的芬芳給熏醉了。就這
樣醉着，我來到這個世界上，滿月
裏自是充滿了薔薇花的芳香。於是
斗轉星移，季節更替，初夏的風伴
着薔薇的香，一圈一圈吹大了我生
命的年輪。

後來上學讀到杜甫的《江畔獨
步尋花》：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
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
自在嬌鶯恰恰啼。」 頓覺似曾相
識，這才恍然，原來母親與「詩聖」
的這個鄰居黃四娘頗有一比。我們
家的薔薇花雖然沒有千朵萬朵，但
一時也是難以數清的，而且牆裏牆
外都是，那開得滿滿當當的花朵也
的確壓彎了一根根柔軟的枝條。

在花卉的大家族中，母親之所
以偏愛薔薇，還有一個緣由，那就
是此花不僅色澤鮮艷、氣味芳香，
而且骨子裏還自帶倔強，可謂柔中
帶剛。這有點像玫瑰，因為薔薇花
也是帶刺的，古詩中就有 「雖然面
似佳人笑，滿體鋒鋩解刺人」 的描
述。意思是，別看我紅光滿面，神

采奕奕，看起來就像佳人一樣，滿
臉含笑，但我全身帶刺，鋒芒畢
露，誰要是敢褻瀆，欺負我，我就
會自衛還擊，刺你沒商量。而且薔
薇的每一朵花都精神抖擻，縱使狂
風驟雨來襲，也絕不收攏她的花
瓣，依然堅強地敞開胸襟散發着她
獨有的芳香。難怪杜牧盛讚她：
「朵朵精神葉葉柔，雨晴香拂醉人
頭。石家錦幛依然在，閒倚狂風夜
不收。」

其實，這薔薇花的脾性也像極
了母親，母親身材嬌小，為人和
善，不笑不說話，但骨子裏卻藏着
一股倔強的勁兒。遇事不慌，處世
坦然，是我們家的定海神針。她常
說： 「咱不惹事，卻並不代表事不
找你，所以事來了，也不必怕，你
越怕，事兒就越大。像這薔薇花，
可以不扎人，但刺兒你得有。」

後來隨年齡疊加，也經歷了諸
多世事，方才覺得母親的話的確極
富哲理，人在俗世間行走，很多時
候，你身上的那個 「刺兒」 其實就

是對自己最好的保護。
說來巧了，我長大後無論是在

縣城讀中學時的校園裏；還是鴨綠
江畔當兵那幾年的部隊大院中；抑
或現在青島居住的這個社區裏，居
然都有長長的一架薔薇在那裏等着
我。後來我時常感動得想，這樣的
「等」貌似巧合，實則天賜之緣。也
正是因為有了這個緣分，唐人李紳
筆下 「薔薇繁艷滿城陰，爛熳開紅
次第深。新蕊度香翻宿蝶，密房飄
影戲晨禽。」的景象自然也就每年都
能領略得到，且得以日日相伴，沉
醉其間。尤其社區靠近馬路的那道
圍欄，幾乎全被粉紅色的薔薇花覆
蓋。今年雨水下得勤，雨露滋潤，
夏風吹拂，花便開得越發稠密，遠
觀如一片粉色瀑布自半空傾瀉而
下，驚艷之至。我常常忍不住駐足
觀賞，便有幸看到了幾只蜜蜂與蝴
蝶在盛開的薔薇花蕊上穿梭忙碌的
身影，頗似夏日裏一場蝶與花的痴
戀，纏纏綿綿，你儂我儂，就連過
往的風，也變得斑斕多姿起來。

淺夏風暖薔薇香

人生在線
劉世河

「擷英集萃．繼往開來
──國家自然博物館館藏精
品展」 近日面向公眾開放參
觀。這是國家自然博物館掛
牌後舉辦的首個展覽，通過
展示不同時期的館藏精品，
聚焦過去七十二年（一九五
一年至二○二三年）發展過

程中的收藏和研究成果，部分珍貴的文字和視
頻資料是首次與觀眾見面。圖為一名小朋友參
觀歐洲野馬、北極狐等動物的標本。

中新社

▲佩內洛普年近七十歲憑小說《離岸》獲英國布克文學獎。

▶上海曲陽公園的荇菜。


